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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新
聞
獲
悉
培
英
中
學
聘
請
了
一
位

兼
職
的
失
明
老
師
，
廿
七
歲
的
游
偉
樂

︵B
illy

︶。
他
透
過
附
凸
字
軟
件
的
電
腦

來
授
課
，
例
如
備
課
及
撰
寫
考
試
題

目
，
批
改
學
生
以
電
郵
交
功
課
，
利
用

投
影
機
和
電
腦
打
字
代
替
手
寫
黑
板
。
他
又

擅
長
以
歌
曲
去
教
英
文
，
讓
學
生
靈
活
學
習

及
產
生
興
趣
。

縱
使
這
位
自
幼
失
去
視
力
，
排
除
萬
難
憑

毅
力
在
正
規
學
校
完
成
中
學
，
考
入
了
港
大

教
育
學
院
主
修
英
文
教
育
，
並
獲
香
港
大
學

教
育
學
院
英
文
教
育
碩
士
，
有
當
教
師
的
資

格
及
熱
誠
，
但
沒
有
任
正
職
教
師
的
機
會
，

三
年
來
他
寫
了
逾
百
求
職
信
，
但
校
方
都
因

他
的
視
力
問
題
而
拒
之
門
外
。
這
樣
地
糟
蹋

了
人
才
，
這
樣
地
評
價
當
老
師
的
能
力
及
價

值
，
實
在
是
香
港
社
會
的
悲
哀
。

社
會
需
要
一
位
怎
樣
的
教
師
？
學
校
拒
絕

他
的
理
由
大
都
是
﹁
看
不
到
便
管
不
了
學

生
﹂、
﹁
須
花
人
手
帶
領
﹂、
﹁
不
能
帶
領
活

動
﹂⋯

⋯

老
師
的
責
任
是
管
理
學
生
，
還
是

學
術
教
導
？
校
內
的
帶
領
何
不
鼓
勵
學
生
擔

當
，
讓
他
們
學
會
互
助
？
活
動
與
教
學
哪
一
樣
才
是
教

育
重
點
？

反
之
，B

illy
Sir

的
學
生
都
很
喜
歡
他
，
也
學
懂
了
反

思
﹁
看
得
出
他
用
個
心
來
教
書
﹂、
﹁
他
有
障
礙
也
能
做

得
這
麼
好
，
我
們
是
否
應
該
做
得
更
好
？
﹂
這
概
念
正

正
是
教
育
的
目
的
，
讓
學
生
曉
得
思
考
問
題
。B

illy
Sir

所
失
去
的
，
使
學
生
知
道
自
己
擁
有
甚
麼
，
幸
福
原
來

不
是
理
所
當
然
的
，
從
而
懂
得
珍
惜
自
己
所
有
。
對
學

生
來
說
上
他
的
課
沒
有
壓
力
，
因B

illy
Sir

不
去
管
學
生

是
否
坐
得
乖
、
校
服
穿
得
整
齊
、
樣
子
是
否
標
致
、
鞋

子
是
否
名
牌
等
。
他
一
視
同
仁
，
只
管
讓
學
生
對
英
文

產
生
興
趣
，
聽
到
他
們
的
笑
聲
便
知
道
學
生
快
樂
了
，

這
已
足
夠
。
他
以
心
代
眼
，
與
學
生
以
感
覺
相
處
，
這

便
是
教
師
應
有
的
條
件
。

正
如B

illy
Sir

所
說
：
﹁
教
學
並
非
靠
視
力
，
而
是
能

力
。
﹂
這
正
是
我
們
社
會
的
需
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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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張
衍
榮

失明老師有心有力
余似心

翠袖
乾坤

新
一
屆
特
區
政
府
將
設
立
文
化
局
，
其

中
一
項
任
務
是
協
助
發
展
文
化
產
業
。
稍

稍
比
較
一
下
劇
作
家
處
理
古
裝
戲
劇
的
手

法
，
或
許
可
以
有
點
啟
發
。

人
類
社
會
自
古
重
男
輕
女
，
近
幾
百
年

女
性
的
地
位
才
逐
漸
提
高
，
所
以
歷
史
大
事
多

以
男
性
為
主
導
，
女
性
參
與
得
比
較
少
。
現
代

觀
眾
喜
歡
在
戲
劇
中
見
到
更
多
男
女
自
由
戀
愛

的
情
節
，
戲
劇
要
面
向
廣
大
觀
眾
，
少
不
免
要

投
觀
眾
所
好
，
給
戲
劇
中
的
古
人
多
點
談
情
說

愛
。早

幾
年
韓
國
的
︽
大
長
今
︾
劇
集
橫
掃
東

亞
，
除
了
收
視
高
，
還
掀
起
大
中
華
圈
小
朋
友

學
韓
語
、
讀
韓
史
的
熱
潮
，
韓
國
那
邊
因
勢
利

導
，
把
片
場
改
裝
，
改
造
成
旅
遊
熱
點
，
讓
一

齣
劇
集
在
播
完
之
後
繼
續
發
光
發
熱
。
這
就
是

演
藝
文
化
轉
型
為
文
化
產
業
的
良
好
示
範
，
當

然
跟
美
國
荷
李
活
、
迪
士
尼
那
些
老
店
的
營
銷

手
法
還
有
一
段
距
離
。

反
觀
我
們
大
中
華
圈
，
中
國
內
地
拍
過
︽
三

國
︾，
吳
宇
森
也
拍
過
︽
赤
壁
︾，
戲
演
完
之

後
，
就
沒
有
﹁
持
續
發
展
﹂
的
餘
力
。
﹁
大
長

今
﹂
在
文
獻
中
只
有
聊
聊
幾
個
字
，
編
劇
家
便

有
許
多
創
作
空
間
，
先
來
一
個
永
遠
支
持
她
的
好
男
人
，

再
讓
皇
帝
也
加
入
成
為
三
角
關
係
，
觀
眾
本
來
對
﹁
大
長

今
﹂
這
號
人
物
很
陌
生
，
自
然
無
所
謂
、
自
然
受
落
。

三
國
時
代
因
為
有
名
著
︽
三
國
演
義
︾
傳
世
，
令
到
這

個
大
時
代
的
歷
史
是
中
國
普
羅
大
眾
最
熟
悉
的
一
段
歲

月
。
劇
作
家
有
他
們
的
算
盤
，
自
然
要
挖
空
心
思
來
製
造

三
角
戀
愛
關
係
，
否
則
女
角
就
沒
有
發
揮
了
。

近
日
，
讀
過
報
道
李
居
明
先
生
新
編
粵
劇
︽
俏
孔
明
︾，

原
以
為
是
︽
俏
潘
安
︾
那
一
類
劇
種
，
原
來
劇
中
主
角
仍

是
歷
史
上
的
諸
葛
亮
。
只
是
此
劇
竟
然
編
排
孔
明
醉
心
烹

飪
！
還
請
了
司
馬
懿
來
介
入
孔
明
與
夫
人
之
間
，
真
是
匪

夷
所
思
！
這
個
﹁
三
角
﹂
又
與
前
人
不
同
。
吳
宇
森
︽
赤

壁
︾
的
﹁
三
角
﹂
是
周
瑜
、
小
喬
和
曹
操
，
還
安
排
一
場

小
喬
過
江
探
曹
營
讓
女
主
角
多
點
戲
份
，
又
讓
諸
葛
亮
當

獸
醫
專
家
，
處
理
畜
牲
難
產
！
再
往
上
追
溯
，
想
起
許
多

年
前
鄭
少
秋
主
演
的
電
視
劇
︽
武
俠
諸
葛
亮
︾，
那
一
回
的

﹁
三
角
﹂
赫
然
是
周
瑜
、
小
喬
和
諸
葛
亮
。
如
果
沒
有
記

錯
，
似
乎
再
加
一
個
﹁
小
三
角
﹂，
是
諸
葛
亮
、
夫
人
和
孟

獲
！大

中
華
圈
的
劇
作
家
如
此
﹁
惡
搞
﹂
三
國
﹁
三
角
﹂，
雖

然
未
見
劣
評
如
潮
，
但
是
亦
叫
不
少
受
眾
為
之
側
目
。
既

然
大
中
華
圈
的
編
劇
家
都
不
大
喜
歡
真
切
了
解
史
實
，
對

歷
史
興
趣
不
大
，
難
怪
總
是
不
能
似
︽
大
長
今
︾
那
樣
，

創
造
出
可
持
續
的
文
化
產
業
。

還
未
看
戲
便
批
評
劇
本
，
難
免
﹁
將
耳
做
眼
﹂
之
譏
。

李
君
的
︽
俏
孔
明
︾
為
了
製
造
曲
折
內
容
，
竟
然
拿
孔
明

的
岳
父
黃
承
彥
和
生
平
好
友
崔
州
平
做
反
派
奸
人
，
那
就

厚
誣
古
人
了
。
文
獻
記
載
，
諸
葛
亮
於
建
安
初
年
在
荊
州

的
日
子
，
與
崔
州
平
、
徐
元
直
︵
庶
︶
過
從
最
密
，
其
餘

還
有
石
廣
元
、
孟
公
威
等
。
崔
州
平
排
名
最
先
，
給
李
君

找
來
做
大
反
派
，
真
是
﹁
人
怕
出
名
豬
怕
肥
﹂
了
。

三國三角匪夷所思
潘國森

琴台
客聚

多
年
未
回
家
鄉
，
這
一
次
經
同
姓
鄉
友
帶
路
，

居
然
能
找
到
故
居
百
年
破
厝
。
景
色
依
然
，
只
是

更
為
破
舊
了
。

一
九
二
七
年
大
革
命
失
敗
，
國
共
分
裂
，
作
為

共
產
黨
人
的
父
親
，
被
國
民
黨
反
動
派
通
緝
，
而

且
要
由
家
人
繳
交
懸
賞
費
四
百
銀
元
。
因
此
，
我
家
家

破
人
亡
。
因
籌
措
這
筆
巨
款
，
便
變
賣
祖
屋
，
把
侄
女

賣
給
大
戶
人
家
當
婢
女
︵
後
因
不
堪
虐
待
跳
井
身
亡
︶，

只
僅
僅
留
下
兩
間
破
屋
由
四
叔
父
居
住
。
我
當
年
只
是

一
歲
嬰
兒
，
隨
父
母
逃
亡
香
港
及
泰
國
。

到
了
抗
戰
開
始
，
國
共
重
新
合
作
，
父
親
已
被
解
除

通
緝
令
，
到
某
戰
區
參
加
抗
戰
工
作
。
我
因
母
親
逝

世
，
十
歲
回
家
鄉
依
靠
外
祖
父
家
。
後
稍
年
長
，
不
想

寄
人
籬
下
，
便
在
這
個
破
屋
中
住
過
兩
年
。

這
個
破
厝
，
只
有
兩
間
房
。
中
有
小
天
井
，
並
有
一

水
井
。
我
住
一
房
，
四
叔
父
住
一
房
，
那
時
候
他
剛
剛
結
婚
，
還

沒
有
子
女
。

後
期
四
叔
父
和
嬸
母
都
移
居
珠
海
。
這
家
破
厝
現
在
由
誰
入

住
，
我
也
不
及
細
問
。
但
破
厝
危
房
，
大
概
都
到
要
拆
卸
的
時
候

了
。童

年
以
至
少
年
，
生
活
辛
酸
，
不
堪
回
憶
。
但
許
多
吳
姓
鄰

居
，
以
為
我
是
﹁
名
人
﹂，
都
來
問
候
。
而
日
前
還
有
幾
位
吳
姓
鄉

親
，
專
程
來
港
﹁
上
訪
﹂。
說
吳
氏
宗
祠
﹁
五
神
祠
﹂，
原
是
革
命

遺
址
，
上
世
紀
二
十
年
代
開
始
，
許
多
革
命
黨
人
，
包
括
我
的
父

親
和
哥
哥
在
內
，
都
在
此
進
行
革
命
活
動
。
而
作
為
﹁
革
命
傳
統

教
育
基
地
﹂，
已
獲
省
文
化
廳
登
記
為
不
可
移
動
文
物
點
，
也
為
省

黨
史
部
的
審
定
為
﹁
革
命
遺
址
﹂。
並
考
證
過
大
革
命
時
期
周
恩

來
、
彭
湃
、
徐
向
前
都
來
過
此
祠
進
行
指
導
革
命
活
動
。
但
縣
黨

政
當
局
認
為
該
祠
已
破
舊
拆
卸
，
擬
重
建
作
為
擴
大
縣
的
四
套
班

子
辦
公
大
樓
。
雙
方
正
在
拉
鋸
之
中
。

我
這
個
海
外
游
子
，
離
開
家
鄉
七
十
年
，
對
家
鄉
之
事
，
不
甚

了
了
，
也
沒
有
精
力
去
作
調
查
研
究
。
所
以
，
只
好
在
此
呼
籲
，

當
局
應
慎
重
處
理
。

縣
城
已
建
成
許
多
特
樓
房
，
隆
江
鎮
更
由
富
商
興
建
成
一
座
隆

江
新
城
，
可
以
比
媲
美
香
港
豪
華
屋
㢏
。
和
我
家
老
厝
對
比
，
多

麼
強
烈
啊
！

老家破屋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偶
然
看
到
歐
洲
地
產
廣
告
，
意
大
利
水

城
威
尼
斯
一
間
河
畔
二
樓
單
位
出
售
，
兩

房
兩
廳
兩
浴
室
，
全
屋
鋪
設
雲
石
，
露
台

外
望
園
景
和
河
景
，
小
橋
流
水
淙
淙
。
鄰

近
碼
頭
，
一
下
樓
，
就
可
以
坐
水
上
巴
士

去
聖
馬
可
廣
場
。
廣
告
沒
有
提
及
面
積
，
肯
定

不
會
像
香
港
的
﹁
發
水
樓
﹂
；
歐
洲
的
住
宅
面

積
，
單
是
房
間
普
遍
超
過
百
呎
。

這
間
河
畔
單
位
，
售
價
僅
四
十
五
萬
歐
元

︵
約
四
百
五
十
萬
港
元
︶。

在
香
港
，
如
此
價
錢
只
能
買
到
馬
鞍
山
四
百

呎
、
面
對
垃
圾
堆
填
區
的
兩
房
﹁
雞
籠
﹂
單

位
。英

國
樓
價
同
樣
偏
低
。
四
百
五
十
萬
港
元
可

以
在
倫
敦
北
郊
買
到
三
房
兩
廳
逾
千
呎
︵
實
用

面
積
︶
單
位
；
在
英
國
中
部
小
鎮
，
甚
至
可
以

買
到
整
幢
擁
有
大
花
園
的
獨
立
屋
。

住
屋
要
寬
敞
舒
適
，
做
人
才
有
尊
嚴
。
一
想
到
住
屋
問

題
，
就
覺
得
做
香
港
人
實
在
很
悲
哀
。

懂
得
投
資
之
道
的
朋
友
建
議
，
既
然
在
香
港
沒
本
事
住

上
花
園
洋
房
，
不
如
藉
此
歐
洲
經
濟
危
機
、
房
屋
賤
賣
之

際
，
﹁
趁
火
打
劫
﹂
去
歐
洲
買
屋
收
租
。

朋
友
分
析
，
如
今
將
現
金
放
在
銀
行
無
息
可
收
，
歐
洲

買
屋
出
租
的
回
報
率
則
達
六
成
。
一
想
到
威
尼
斯
那
間
河

畔
單
位
，
雖
無
福
消
受
，
若
曾
經
擁
有
，
於
願
已
足
。

朋
友
已
經
付
諸
實
行
了
。
她
連
同
一
班
中
國
虎
媽
狼

爸
，
準
備
在
倫
敦
奧
運
會
開
幕
前
夕
，
率
隊
往
倫
敦
的
名

校
區
置
業
，
方
便
孩
子
將
來
讀
書
上
學
；
孩
子
畢
業
後
就

將
屋
放
租
。

據
英
國
地
產
市
場
最
新
統
計
數
字
顯
示
，
今
年
有
七
成

買
家
是
外
國
人
，
其
中
六
成
是
中
國
人
。
而
去
年
倫
敦
成

交
的
新
房
當
中
，
中
國
和
亞
太
區
買
家
佔
了
三
分
一
，
是

二
零
零
九
年
的
八
倍
。
這
些
房
子
的
價
格
，
介
於
五
百
五

十
萬
港
元
至
八
百
萬
港
元
之
間
。

劍
橋
大
學
附
近
的
套
房
單
位
，
價
格
則
由
三
百
三
十
萬

港
元
至
四
百
四
十
萬
港
元
。
統
計
報
告
指
出
，
接
近
倫
敦

經
濟
政
治
學
院
和
倫
敦
大
學
學
院
附
近
的
小
單
位
，
最
受

華
裔
家
長
歡
迎
。

歐洲買屋
蒙妮卡

跳出
框框

中
共
中
央
委
託
全
國
政
協
常
委
會

將
於
六
月
廿
六
日
下
午
三
時
，
假
北

京
人
民
大
會
堂
舉
行
﹁
安
子
介
百
周

年
紀
念
大
會
﹂。
安
子
介
老
先
生
生
前

是
港
區
全
國
政
協
副
主
席
，
是
國
家

領
導
人
之
一
。
據
我
所
知
，
中
央
對
百
歲

國
家
領
導
人
生
辰
會
作
紀
念
活
動
，
以
表

哀
思
。

六
月
十
二
日
晨
早
，
出
席
了
本
報
老
社

長
李
子
誦
公
祭
儀
式
，
極
盡
哀
榮
。
對
這

位
報
壇
泰
斗
，
鐵
筆
寫
春
秋
的
老
師
逝
世

感
極
之
難
過
。
本
報
社
長
王
樹
成
致
悼
辭

稱
：
﹁
李
老
先
生
是
︽
香
港
文
匯
報
︾
的

老
領
導
，
也
是
在
中
國
新
聞
史
上
知
名
的

報
壇
老
前
輩⋯

⋯

﹂
資
深
政
協
委
員
芬
姐

頗
有
感
觸
地
說
：
﹁
其
實
李
子
誦
也
是
我

們
政
協
委
員
的
老
領
導
。
﹂
公
祭
儀
式

上
，
哀
樂
低
迴
，
勾
起
芬
姐
無
限
回
憶
。

李
老
打
從
第
一
屆
全
國
政
協
始
他
便
有
出

席
，
由
第
三
屆
至
第
七
屆
出
任
委
員
和
常

委
。
祖
國
改
革
開
放
之
後
，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初
決

定
收
回
香
港
。
一
九
八
三
年
當
全
國
政
協
第
六
屆
大

會
召
開
前
，
多
名
香
港
工
商
及
各
界
知
名
人
士
被
邀

請
為
全
國
政
協
委
員
，
吳
多
泰
便
為
其
一
。
芬
姐
憶

及
當
年
的
﹁
新
委
員
﹂
卻
又
是
﹁
老
﹂
委
員
，
皆
因

年
齡
已
過
甲
子
。
安
子
介
是
港
英
政
府
時
期
立
法
局

議
員
，
他
北
上
，
且
受
重
用
，
被
稱
之
為
中
共
統
戰

功
臣
。
李
子
誦
老
先
生
其
實
是
政
協
老
臣
子
了
。
他

時
任
文
匯
報
領
導
，
不
少
朋
友
還
以
為
李
老
肯
定
是

共
產
黨
無
疑
。
殊
不
知
，
他
的
名
字
卻
出
現
在
國
民

黨
革
命
委
員
會
上
，
且
還
是
民
革
中
央
常
委
哩
。

那
些
年
，
港
區
政
協
委
員
不
少
背
景
曾
經
很
顯

赫
。
曾
經
歷
過
﹁
西
安
事
變
﹂
的
賈
桂
藩
將
軍
，
莊

世
平
曾
對
中
國
解
放
戰
爭
及
香
港
穩
定
繁
榮
作
出
重

大
貢
獻
。
年
紀
相
若
，
志
趣
相
投
，
除
李
子
誦
外
還

有
另
一
鐵
筆
徐
四
民
。
開
政
協
大
會
以
及
政
協
視
察

活
動
，
這
班
﹁
老
﹂
委
員
都
湊
在
一
起
，
談
笑
風

生
，
相
互
取
笑
，
十
分
開
心
。
記
不
起
誰
是
原
創

者
，
把
賈
老
︵
假
老
︶、
莊
︵
裝
︶
老
和
吳
老
︵
唔
老
︶

湊
在
一
起
稱
為
﹁
三
個
不
老
翁
﹂。
李
子
誦
常
把
芬
姐

當
學
生
，
喜
在
芬
姐
面
前
﹁
咬
文
嚼
字
﹂
細
說
文
字

故
事
。
博
覽
群
書
的
李
老
娓
娓
道
來
，
好
學
芬
姐
執

弟
子
禮
恭
耳
聆
聽
。
頑
皮
的
吳
老
打
趣
問
李
老
：

﹁
拍
拖
點
解
，
出
處
在
哪
裡
？
﹂
原
籍
水
鄉
順
德
的
李

子
誦
詼
諧
答
道
：
﹁
拍
拖
嘛
，
拍
拖
男
女
好
比
河
邊

的
艇
仔
拖
在
一
起
囉
。
﹂
這
班
愛
國
愛
港
老
人
談
論

國
是
港
事
一
本
正
經
，
私
底
下
也
有
風
趣
一
面
。

緬懷政協前賢
思　旋

思旋
天地

最
近
的
互
聯
網
上
，
廁
所
比
較
紅
，
具
體
紅
在
兩
件
事
：

﹁
上
星
﹂，
﹁
限
蠅
﹂。

先
說
上
星
。
上
星
指
的
就
是
評
星
級
，
類
似
於
酒
店
，
星

星
越
多
條
件
越
好
，
到
了
五
星
，
那
就
是
豪
華
大
飯
店
。
如

今
，
廁
所
界
也
有
星
級
了
，
而
且
不
少
景
點
是
直
衝
㠥
五
星

去
的
。

比
如
杜
甫
草
堂
。
四
川
成
都
的
杜
甫
草
堂
最
近
宣
佈
要
斥
資
五

百
萬
元
人
民
幣
，
將
景
區
內
的
四
個
廁
所
全
升
級
成
五
星
的
，
具

體
的
藍
圖
為
：
有
母
嬰
休
息
室
、
無
障
礙
噸
位
和
老
年
人
噸
位
。

有
豪
華
休
息
區
，
內
設
座
椅
、
茶
几
、
電
視
、
屏
風
、
浴
缸
，
甚

至
還
有
無
線
網
絡
覆
蓋
。
整
體
外
觀
風
格
上
，
清
一
色
的
川
西
特

色
四
合
院
。
五
百
萬
的
改
造
資
金
，
其
中
一
百
五
十
萬
是
財
政
補

助
的
旅
遊
專
項
資
金
，
剩
下
的
由
業
主
自
籌
。

消
息
一
出
，
噓
聲
四
起
，
辣
評
不
斷
。
一
部
分
聲
音
質
疑
杜
甫

草
堂
太
過
奢
華
，
五
百
萬
、
尤
其
是
現
階
段
耗
資
五
百
萬
修
廁
所

實
在
沒
有
必
要
；
另
一
部
分
網
友
抨
擊
景
點
是
在
藉
機
圈
錢
，
然

後
再
順
勢
漲
價
，
最
終
為
五
百
萬
埋
單
的
還
是
遊
客
自
己
。
此

外
，
亦
有
人
感
慨
，
說
﹁
杜
甫
當
年
住
的
只
不
過
是
茅
舍
，
現
在
連
茅
房
都
是

五
星
級
的
了
，
杜
甫
該
哭
還
是
該
笑
。
﹂

另
一
件
事
是
﹁
限
蠅
令
﹂。
北
京
上
月
底
頒
佈
公
廁
標
準
，
要
求
每
個
廁
所

內
的
蒼
蠅
不
能
超
過
兩
隻
。
無
獨
有
偶
，
對
蒼
蠅
﹁
蠅
口
﹂
有
要
求
的
，
還
遠

不
止
北
京
一
個
，
其
中
，
江
西
南
昌
對
單
位
廁
所
內
蒼
蠅
的
要
求
是
不
超
過
三

隻
，
江
蘇
南
京
要
求
不
超
過
五
隻
，
而
海
南
的
三
亞
則
要
求
一
隻
蒼
蠅
都
不
能

有
。蒼

蠅
有
編
制
，
如
此
具
有
喜
感
的
事
情
，
網
民
們
當
然
不
能
放
過
，
其
中
，

一
條
﹁
北
京
蒼
蠅
質
疑
南
昌
蒼
蠅
多
一
個
﹃
編
制
﹄﹂
的
段
子
被
網
民
瘋
傳
，

評
論
多
達
數
萬
次
。
有
網
友
笑
稱
，
北
京
蒼
蠅
編
制
少
，
是
因
為
北
京
的
戶
口

比
較
貴
；
而
南
京
的
蒼
蠅
可
以
超
生
或
者
三
代
同
堂
其
樂
融
融
，
應
該
算
是

﹁
中
國
最
具
幸
福
感
的
蒼
蠅
。
﹂

不
過
，
樂
歸
樂
，
磚
還
是
要
拍
。
不
管
幾
隻
蒼
蠅
，
管
理
部
門
您
是
打
算
要

怎
樣
檢
查
？
一
個
公
廁
一
個
公
廁
、
一
隻
蒼
蠅
一
隻
蒼
蠅
的
數
麼
？
網
民
們
問

得
多
了
，
有
衛
生
部
門
怯
怯
地
站
出
來
說
，
蒼
蠅
編
制
只
是
一
種
﹁
工
作
要

求
﹂，
並
不
是
一
種
﹁
強
制
性
標
準
﹂⋯

⋯

網
友
又
問
了
，
那
執
行
不
了
的
你

制
定
什
麼
？
這
不
是
形
式
主
義
麼
？

形
式
主
義
的
又
何
止
是
蒼
蠅
？
星
級
廁
所
就
不
形
式
了
麼
？
此
前
有
報
道

說
，
河
南
鄭
州
五
座
耗
資
數
十
萬
的
廁
所
，
修
好
三
年
後
一
直
沒
開
放
，
現
在

四
個
內
面
住
了
人
，
而
真
正
急
㠥
上
廁
所
的
路
人
還
只
能
在
路
邊
的
草
坪
上

﹁
方
便
﹂。

再
牛
的
廁
所
，
人
民
享
受

不
到
，
它
也
不
能
叫
公
廁
，

至
於
是
誰
的
廁
所
，
就
不
得

而
知
了
。
而
相
較
於
讓
幾
間

廁
所
配
電
視
，
小
狸
更
樂
見

用
同
樣
的
錢
，
給
更
多
間
廁

所
配
手
紙
、
僱
請
專
人
維
持

秩
序
以
培
養
國
人
排
隊
等
候

的
習
慣
。

狸美美

網人
網事

辛兄來電讓我心中一沉：他太太經某大醫院核
磁共振檢查，發現患了腦瘤！一時間我不知道該
說甚麼好⋯⋯
三十多年前（「文革」末期），辛嫂如花似玉，

嫁到辛家時何其轟動？拐點文說，那可真叫「蓬
蓽生輝」！辛家乃窮家小戶，世代務農，僅有辛
兄一人在遙遠的外地當個小工人，正可謂貧弱雙
棲。如此一戶資深「貧下中農」，忽然間娶來這麼
一房媳婦，那感覺可想而知。
那時的辛嫂，不僅容貌出眾，且格外勤勞能

幹，不論家務農活，都是一把好手，不久便在生
產隊裡有了口碑。
其實，與容貌、才幹相比，鄉下人更看重的是

「顧家」（也有喚作「做家」的），也就是人來心
來。
辛嫂這方面更是無可挑剔。我曾不止一次聽辛

兄感嘆過，在最艱難的那些日子裡，不論合法種
田，還是「非法」打工，她用血汗掙來的每一分
錢，都一五一十交到辛兄手上。不是說的，如此
顧家的女人，城裡尋得到？「生當X家人，死做X
家鬼」，她們就是抱定這麼一個宗旨走進婆家的，
這就是鄉下女人！誰說她們不過一黃臉婆？
然而，最叫辛兄感動的還不是這些，而是她對

小叔子一家的幫助。
辛兄胞弟，牛高馬大，樣樣農活皆不幹不在話

下，可說來連外人都憤慨。分田到戶後，他明知
有些農活嫂子是幹不了的，可他卻寧肯安坐牌
桌，也不去幫大嫂一把，以至讓辛嫂落下終身難
以治癒的傷病。

等到他自己兒女成群，陷於困境，難以自拔
時，辛兄則左右為難，長吁短歎。幫他吧，辛嫂
那裡早就在「嘴」（抱怨）他了，怎麼啟齒？不幫
吧，父母都不在了，按照傳統觀念，「長哥長嫂
當爺娘」，你這「爺娘」是怎麼當的？尤其侄兒侄
女們那一雙雙小眼睛，都可憐兮兮地把大伯大媽
望㠥，你怎能只顧自己，不搭救他們啊！
那時辛兄通過恢復高考早已成為國家幹部，辛

嫂和一雙兒女也隨之「農轉非」，吃上了「商品
糧」。
辛兄是個信奉「責任重於泰山」、「一屋不掃，

何以掃天下」信條的人，我知道他內心難過，但
卻愛莫能助。
辛兄的心事自然瞞不過辛嫂。那年春節，辛嫂

發現二侄女病懨懨的，老是乾咳不止。按說，小
叔子已有「初一」，她完全可以有「十五」的。可
辛兄萬沒有料到，辛嫂二話不說，主動將侄女接
去省城檢查。結果發現，村醫當感冒治的孩子，
原來患的竟是肺結核！接㠥，辛嫂不忌傳染，冒
㠥極大風險，把孩子留在家中治療，使小丫終於
得救。
其次是蓋房子。辛嫂在自家還捉襟見肘的情況

下，主動提出並資助小叔子蓋起了樓房，使其終
於得以像他人樣告別破舊不堪的老屋。此舉不僅
徹底改善了小叔子一家的住房條件，更使侄兒侄
女們消除了自卑心理。此後，隨㠥全家人的自信
心逐漸增強，經濟上也翻身了。為此，孩子們都
對這位大媽感念不已。
辛兄說，這兩件撓頭大事，如果不是她主動提

出，我是很難辦到的。我總不至於為了幫老二，
而把自己家裡搞得雞犬不寧吧？
是啊，以德報怨，談何容易！即使是親兄弟親

妯娌，又能怎樣？辛嫂的舉動，其實已超過一般
意義上的「顧家」了。
辛嫂嫁給辛兄後，福沒多享，罪卻沒有少受，

功勞苦勞自不待言。然而，還是這個辛嫂，卻又
常把個辛兄搞得斯文掃地，怒不可遏。
「遇事就吵，逢吵必罵，從鄉下一直吵到城

裡，幾十年了，既不分內外，也從不問一個為甚
麼。家裡老瀰漫㠥火藥味，充斥㠥『鬥爭哲學』。
我都幾十歲了，動不動就罵娘，日子過到這份
上，我還有沒有點尊嚴？」辛兄負氣地說，「古
人說『妻賢夫禍少』，她可好，沒事找事，小事搞
成大事，大事弄得不可收拾！這哪還是甚麼賢
妻？分明一攪屎棍麼！」
說老實話，知識分子面前，你動他甚麼都可

以，就是千萬別動尊嚴。要我說，辛嫂的「潑辣」
確實有些過分。
辛兄還說：「我多次說過，孩子們和我，都是

搞腦力勞動的，這個家，需要安靜，更需要安
寧，可她哪管這些？只要稍不如意，就敢給你鬧
得死人翻船！說句不怕丟人的話，掀攤子、奪飯
碗，甚至大打出手，哪樣沒幹過？只要我不忍氣
吞聲，那就家無寧日！」
這就有點像時下本埠的很多家庭樣，謂之曰

「陰盛陽衰」，說白了，也就是邪氣佔㠥上風。而
一個家庭猶如一個國家樣，怎能沒有正氣？但
是，正氣之立，又豈能單靠忍氣吞聲，委曲求
全？
辛兄十分傷感：「我不知同多少女人打過交

道，而我講的道理，卻從沒有人說聽不進去的。
可在她這裡卻失靈了，我成了一個徹底的失敗

者。一個本應最聽得進我道理的女人，卻偏偏不
可理喻，真正是匪夷所思啊！」
辛嫂那個年代的鄉下女人，很多都是「有文化

而無程度」的女人，蠻像個「橫扯公社的」（「文
革」時期人們對本埠一個名為「環城公社」的婆
婆媽媽群眾組織的蔑稱），往往都有那麼一點「文
革」遺風，崇尚「鬥爭哲學」，喜歡剛愎自用。恕
我失敬，辛嫂就屬於這一類。
「人說婚姻是和伴侶的缺點過一輩子」，辛兄哀

嘆道，「以前遇事我總是朝好處想，老念叨她跟
㠥我吃了不少苦，受了很多罪，自己給自己做思
想工作，努力調整好自己的心態。可是，等你剛
平靜下來，她又給你破壞殆盡！如此反反覆覆，
讓你的心情老處在異常惱怒的狀態下。唉，說實
話，我現在哪還有勇氣再和這『缺點』過下去
啊！」
不用說，他們在畸形年代形成的婚姻顯然已經

走到盡頭，可偏在這個時候辛嫂卻患了重病，叫
我說甚麼好呢？當然，我不會懷疑辛兄的良知，
可以這麼說，即使傾家蕩產，辛兄也會給辛嫂治
病的。
「醫生要她馬上住院開刀，她也鬧㠥要開刀，

我現在頭都是大的⋯⋯」辛兄很無奈地告訴我。

尋找 （上）伽馬刀

■多地出台編制不一的限蠅

令。 網上圖片

誰的廁所

■大多農村婦女，家務農活都是一把好手。

資料圖片


